
===n  

量量 9 
___ o  

重 c'、 
●__-● '■一  

= = =  

== '_- 

!!10  
== 0  

=== 
=： 卜  

=； 卜  

c，、 

清初流人诗与东北地域文化的“疏"与“合’’ 

刘 磊 王 珏 

[摘 要)自古以来，东北地区一直是流放者的居所。时至清初，大批文人因为参与抗清、直谏、党争，或案 

狱牵连而被遣戍到此，其规模和影响力均堪称空前。这些流放文人在塞外援翰写心，吟咏不辍，东北的山川节 

物，风土人情成为他们诗作中重要的表现对象。但同时也总会呈现出各种矛盾——畏惧与叹赏，苦闷与旷达，顽 

强坚韧与焦灼渴望，对东北地域文化的“疏”与“合”，往往在诗中相伴并存。这种矛盾为清初流人诗平添了独特 

的艺术感染力，同时也是流人复杂心态的真实写照。 

[关键词]流入诗；东北地域文化 

(基金项 目]辽 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 目(W2012009)；辽宁省社科联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 

(20141slktziwx一24) 

[作者简介]刘磊，文学博士，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(辽宁 沈阳110036)；王珏，文学博士，辽宁大学文学院讲 

师(辽宁 沈阳 110036)。 

[中图分类号]I 206．2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1—6198(2015)03—0182—07 

从汉代开始，东北就已经成为流刑者的安置之 

所，宋、辽、金、元历代皆有流人遣徙。时至清代，东 

北流人的规模和影响都是空前的。清初的顺、康、 

雍三朝，大批中原、江南文士或因参与抗清活动，或 

因科场案、朝廷党争、文字狱等牵连而被流放至此。 

顺治六年遣戍而来的前明吏部郎中左懋泰，在为函 

可《剩人和尚语录》所写序言中说：“山海而东，延 

袤一线，斗绝千里，流人错趾。”[1]前期的盛京、尚 

阳堡、铁岭、开原，后期的宁古塔、瑷珲、卜魁等处， 

都成为东北流人聚集之地。 

这些流人中很多是官吏或文人，学养深厚，伤 

怀感愤之意籍笔而发，在塞北绝域亦吟咏不辍。逆 

境中的志趣相投，意气相许，也成为许多人杯酒倡 

和、以诗言怀的契机。东北的严寒气候和苍茫山 

川、艰苦的生活环境、新奇陌生的风物民俗，自然而 

然地成为诗歌中重要的表现对象。而在表现的过 

程中，总会呈现出某种奇特的矛盾——畏惧与叹 

赏，苦闷与旷达，顽强坚韧与焦灼渴望，对东北地域 

文化的疏离与融合，往往在诗中相伴并存。这种矛 

盾为清初流人诗平添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，同时也 

是流人复杂心态的真实写照。 

一

、绝域苦寒：畏惧与砥砺 

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、地域文学之间的关 

联，是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及的话题。《汉书 ·地理 

志》：“凡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 

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。”(2]刘勰在《文心雕龙 · 

物色》篇中写道：“若乃山林皋壤，实文思之奥府， 

略语则缺，详说则繁。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 

者，抑亦江山之助乎!”[3]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各地 

的社会风俗、文化特质可谓渊源深远，“江山之助” 

始终在文学作品中留有鲜明的印记。同时，随着作 

者的游走与播迁，文化视野的开阔也会给作品中的 

地域风格带来改变。魏禧称二十年来出入西北塞 

外的江西文人曾畹“文多秦气”[4]；多年驻守雁门 

的秀水词人曹溶 自诩“屋里青 山，至今 留晋啸” 

(《齐天乐·倦圃秋集和沈客子》)；吴伟业更言：“诗不 

游不奇，不涉山川、历关徼，不足以发其飞扬沉郁、 

牢落激楚之气。”① 

对于清初诸多流人而言，远赴东北绝域并非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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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游历，而是被迫遣戍。关外的寒冷蛮荒虽未亲 

见，但总会在各种文献和口述中得窥鳞爪；缧绁千 

里，归来无计，内心的压抑痛苦使流落异乡的凄惶 

感更为强烈。吴伟业《悲歌送吴季子》中“山非山 

兮水非水，生非生兮死非死”的悲叹，代表了大多 

数人对当时东北自然环境以及流人未来命运的想 

象。踏上这片遥远陌生的土地后，流人们的畏惧与 

悲观之情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倾泻于笔端。在他们 

笔下，东北气候严寒，榛莽遍地，城市凋敝，罕有人 

至，“寒云”“霜笳”“冰窟”“冻月”等充满荒寒色彩 

的词语在诗中频繁出现。因著私史《再变纪》“奉 

旨焚修慈恩寺”的函可慨叹“三更雪尽寒更切，泥 

床如水衾如铁。骨战唇摇肤寸裂，魂魄茫茫收不 

得”(《寒夜作》)；通海案戍宁古塔的祁班孙在戍所 

唯见“寒冰结马尾，峻雪摧车轮”(《迁所十五首》之 

六)；康熙朝遣戍盛京的戴梓形容关外的寒风“妖狐 

异鬼助风声，吹出奇寒人欲死”(《北风行》)。陈之 

遴《寒甚》一诗，对塞外苦寒的描摹极为具体生动： 

非意奇寒逼，弥悲旅况艰。霜生温室内， 

冰凝锦衾间。 

著物恒胶指，看人各改颜。玉京春色好， 

何 日度榆关。[5] 

因为天气太过寒冷，不仅室内凝霜，锦衾冰冷， 

而且“著物恒胶指”，当手指接触物体时，便冻粘其 

上。此类极具北方特色的细节，也只有身临其境时 

才会在诗中表现出来。更令人悲哀的则是难度榆 

关的“春色”，遣戍东北的流人只有极少数得以归 

乡，大多数人死于戍所。因《南山集》案远戍的方 

登峄悲叹道：“塞月不照山，塞月不照水。夜夜照 

黄沙，起落笳声里。曾照几人还，曾照几人死。” 

(《塞上月》)这种孤独绝望的情绪在流人诗作中绝 

非仅见。去国怀乡的痛苦，迁客逐臣的积郁，种种 

愤懑抑塞的情感藉由北地风物而发，在诗中展现出 

独具特色的审美特征。陈之遴写秋 日旷野“幽燕 

东北古营州，乱碛惊沙起客愁”(《秋日偶成》八首之 
一 )；方孝标写边城夜色“月痕如怯寒云碧，雪色能 

争夜火青”(《夜》)；方观承写塞上黄 昏“戍笳声里 

沙和雪，一片寒阴淡夕阳”(《夕阳》)⋯⋯皆孤清悲 

慨，恰如刘勰《隐秀》篇所言：“朔风动衰草，边马有 

归心，气寒而事伤，此羁旅之怨曲也。”[6]而另一方 

面，东北虽然自然环境恶劣，却有着辽阔土地和雄 

奇山川，物产丰饶，民风勇悍淳朴；比起江南的清明 

秀美正是别样风格，与中原风土亦 自殊异。“辽 

渤 soclAL sclENcE JouRNAL 
海”“玄菟”“朔漠”“雪峰”“塞草”等惯常在边塞诗 

歌中出现的意象，此时挟朔风冰雪真切地扑面而 

来。“天意扼雄关，千峰抱大川”(方孝标《十八岭》)， 

“平沙没云影，大雪落金钱”(郝浴《屋漏》)，“鼓合风 

林动，围开雪野平”(吴兆骞《校猎即事》)的壮美风 

光，往往会令初至关外的流人赞叹倾倒；东北地域 

文化中阔大雄浑、质朴刚健的一面，使他们的诗歌 

平添昂扬健举之气。此外，如方登峄《打貂行》《打 

鹰歌》《糜子米》等系列诗作，方观承的《卜魁竹枝 

词》二十四首，均将东北的风情民俗作为描写对 

象，率队出猎的将军“冰洗刀锋雪擦手，夜深人抱 

羝羊宿”(方登峄《将军猎》)；勇绝善射的鄂伦春妇女 

“风驰一矢山腰去，猎马长衫带血归”(方观承《卜魁 

竹枝词》第二十二)。这种强悍的生命力，自由与血 

性，在经历了宦海浮沉、牢狱缧绁之后，格外令人心 

向往之。吴兆骞的友人称其早岁诗歌“寄趣哀凉， 

遗音婉丽，情盛而声叶”[7]，而出塞后诸如“月高毳 

帐悲歌发，醉揽边笳对雪峰”(《赠陈心简》)，“黄云 

泱漭动海色，楼船射蛟安在哉”(《早秋陪诸公游密将 

山》)的悲壮声调，笔借江山之气，苍茫跌宕，词锋纵 

横。吴兆骞在为另一位流人孙砀的诗集所作序言 

中说：“盖闻缠绵湘吹，以去故而增凄，慷慨燕歌， 

由送离而结叹。是以旧山既远，促管流音；异国无 

归，繁弦萦臆。房陵一去，君王有山木之讴；军府长 

羁，伶官有土风之操。执硅怀越，尚藉悲吟；公子留 

秦，亦传哀唱。由来志士，遘此穷途，未有不凭柔翰 

以消忧，托长歌而申恨者也。”[8]这也正是对塞北 

“江山之助”最好的形容。 

“长歌申恨”的更深一层含义，强调的则是“由 

来志士，遘此穷途”的处境。东北流放文人的身份 

遭际各 自不同，有心怀故国的遗民如函可；有直谏 

抗命的逐臣如郝浴、李呈祥；有夺官远戍的罪人如 

陈之遴；也有案狱牵连而遭飞来横祸的青年士子如 

吴兆骞、孙饧⋯⋯但无论遣戍原因为何，他们都被 

逐出了士大夫文化圈的核心，褫夺了曾有的地位， 

作为士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志意也被摧折殆尽。 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不仅要在绝域艰难求存，更要 

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支撑。而东北的雪地冰天， 

是砥砺名行的逆境，同时也是清操峻节的象征， 

“净心抱冰雪”“清操厉冰雪”的主体意识，恰与流 

人心态相合。 

函可诗中多见大雪苦寒的描摹，但又将同道之 

诗社名为“冰天”，正欲“尽东南西北之冰魂，洒古 

往今来之热血”[9]。他在《山雪歌》中写道：“我心 

与雪何相似，长欲空山抱雪死。纵令骨化定为冰， 



 

直至魂消应作水。我常对雪寂无声，雪来见我如有 

情。”(1O 3绝域冰雪，已经成为不屈风骨和独立人格 

的象征，“匪特肝肠如，渠今即是我”(《雪》十二首之 

六)。接踵而来的流人们也纷纷以冰雪精神自励并 

相互劝勉，方拱乾为吴兆骞赋诗贺寿“读书 日月归 

才富，历险冰霜炼骨坚”(《寿吴汉槎》)；方登峄在 卜 

魁与古稀之年第二次遭流放的陈梦雷相逢，与之共 

勉“过眼几经风浪恶，扪心长抱雪霜寒”(《赠省 

斋》)。方氏--I'1四代因为科场案和文字狱牵连，两 

次流放东北，方登峄、方式济父子均卒于戍所。尽 

管如此，精神气度却未见挫折，方拱乾“俺然一杖 

立冰花”(《长至》)，方孝标“啮雪何妨有著书”(《依 

韵和陈敬尹不火之计》)，方登峄“喜闻冲冷骨尤坚” 

(《雪霁》)的自我砥砺，使他们在冰天雪地中依然吟 

咏不辍。 。 

与冰雪意象共同出现的，还有隐士之操守和逐 

臣之不屈。函可常将左懋泰兄弟与伯夷、叔齐相 

比，“阿弟捐躯阿兄流，西山之歌续二士”(《过北里 

读徂东集》)，“西山不愧是难兄”(“磕”社集诗)以及 

一  
“兄弟团圆近若何 ，应知同和采薇歌”(《重哭左吏部 

茎蓄 八首》之三)，均用此典。冰天社集时，诸人为左懋泰 

星 贺寿，社诗中“节旄既落心逾壮，诗卷犹存道未穷” 
参  (“薪夷”社集诗)；“大雪自应持汉节，高松宁肯受秦 
置  封”(“冰鬼”社集诗)诸句，则以当年羁留北海、啮雪 

三三 吞毡十九年的苏武，盛赞其气节操守。这种身处逆 

蚕 境的顽强意志与高洁品格，在皇权面前不合作，不 
_  ̂ 屈服的态度，是前朝遗民和新朝逐臣所共有的心 

态。方拱乾“自怜薇蕨意，可许北山知”(《儿章钺摘 

茵子黄芽菜供晚食》)，“朝仪输国老，冰窖任纵横” 

(《杖雪有声》)；方登峄“生来冷骨何争地，拼得残躯 

且试天。媪火尚留冰窖泪，不愁饥吻有遗毡”(《客 

言卜魁寒甚》)，均在冰天雪窖中展现出风骨之峭然。 

二、艰难生活：困顿与通达 

“送吏泪不止，流人复何倚?彼尚愁不归，我 

行定已矣。”吴伟业《悲歌送吴季子》中的悲叹，实 

为流人写心。很多人远戍时家产已被籍没入官，盘 

缠都要靠亲朋资给。万里投荒的路途漫长而艰险， 

中途倒下的亦不乏其人，和吴兆骞一起被遣戍宁古 

塔的士子吴友兰行至抚顺便不幸病故，从此埋骨异 

乡。即便平安到达流放地，等待他们的也是恶劣的 

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存条件。昔 日的文弱书生只 

能自谋生路，或务农，或经商，或开馆授徒，或卖文 

鬻画；更悲惨的会被编入官庄、遣入水师营或“与 

披甲人为奴”。少数幸运者得到了当地官员的重 

视和礼遇，如吴兆骞被延入宁古塔将军巴海幕府； 

陈梦雷被奉天府尹高尔位优礼延请 ，脱其奴籍 ，主 

持《盛京通志》的修撰工作。但大多数流人的命运 

都是“生杂牛马为奴，死与山魈野鬼同嘶灭，人与 

地两不相传”[11]。 

吴兆骞《奉徐健庵书》：“万里冰天，极目惨沮， 

无舆图记载以发其怀，无花鸟亭榭以寄其兴，直以 

忧幽惋郁，无可告语，退托笔墨，以自陈写。”[12]流 

放生活的种种困顿艰难，元可排遣，唯有藉笔墨抒 

之。函可诗集中《戴子卖衣买粟》《闻北堡三子为 

僦主所逐》诸篇，可见衣食无着、家居无所，均为当 

时流人生活的普遍现象。更不幸者甚至成为虎 口 

亡魂：“何须今 日方怜若 ，一度边关即鬼门。身死 

不烦蝇作吊，年凶惟见虎加歹食。”(《闻同难民为虎所 

食》)听说好友得到邻人馈赠，函可对这种雪中送炭 

之举感激不尽 ：“抖擞曾无一寸毽，只将双眼看残 

年。邻翁斗粟浑闲事，续得寒儒命一线。”(《闻我存 

得仲氏馈贻》)康熙三十年，戴梓全家启程出关时，三 

子戴亨刚满两个月，其凄惶可想而知。到盛京之后 

“鬻书画、卖文 自给，常冬 日拥败絮，卧冷炕，凌晨 

踏坚冰人山，拾橡子以疗饥”[13]，生活极为艰苦。 

全家人动辄衣食无着，好容易卖文得钱，也一定要 

先顾及幼子：“点金惭乏术，喜得卖文钱。贳米呼 

童急，当餐让子先。”(《喜得》)某次订好售文之期， 

许诺孩子们今日可以吃肉，但届时却因故未果，家 

中无米下锅。戴梓不禁大恸：“今 El文期许食 肉， 

诸子欣欣就咿喔。日夕不见突中烟，眼底蝇飞掩文 

哭!”(《纪事》)这种痛苦是令人绝望的，戴亨在《耕 

烟草堂诗钞》跋语中说，其父“每闭户居一室，辄作 

诗，诗成辄狂喜，朗诵数过，辄痛哭不止。碎裂其 

草，焚之，或塞于墙罅炕隙中。有得之者，半漫灭不 

可识 ”[14]。 

但更多时候，流人诗作所表现出的却是苦境中 

的放旷与通达。函可《戊戌元旦》：“放流久已成乡 

土，老大无拘只病身。是处有山容我住，桃花翻笑 

洞中人。”(15]方孝标《抵宁古塔》：“息肩同故里，安 

隐即长林。雪夜春回易，操弦漫越吟。”[16]他们用 
一 种淡泊适意，甚至是乐观昂扬的态度去面对苦 

难 ，在冰天雪窖中展示着“此心安处，即是吾乡”的 

从容洒脱。 

这种心态来自于从“失意”到“适意”的自我疏 

解。多数流人文士在东北度过了漫长的岁月，很多 

人甚至终老于此。虽然难免痛苦绝望的呼号，但长 

久若此，身心恐怕难堪重负。在这种情况下 ，“以 

理节情”的自我修持，“安贫乐道”的处世态度，反 



能变被动为主动，将穷边生涯化为一种 自主的选 

择。函可《初至沈阳》诗写道： 

开眼见城郭，人言是旧都。牛车仍杂沓， 

人屋半荒芜。 

幸有千家在，何妨一钵孤。但令舒杖屦， 

到此亦 良图。[17] 

当时大批王公贵胄和八旗子弟皆随从人都，人 

口锐减。沈阳虽有留都之名，但与关内城市相比， 

未免显得破败凋敝。函可并未感到沮丧，脱离缧绁 

之后，“舒杖屦”已经是久违的欢愉。《初人慈恩 

寺》诗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：“幸无牛马后，仍许 

见浮屠。礼佛欢如旧，逢僧笑尽呼。膏粱恣瞰嚼， 

土榻任跏趺。半晌低头想，依然得故吾。”[18]尽管 

条件艰苦，粗衣疏食，甚至曾经“乞食南塔”[19]，但 

在这塞外苦寒之地，却可以保持心灵的自由与安 

宁。所以流人们在戍所苦中作乐，歌咏当下的田园 

之乐和简素的生活方式。方拱乾将极简陋的菜肴 

化作了恬淡悠然的生活态度：“实是寡盐豉，翻令 

出澹香。孤根白发种，单俎素心尝。简略安贫俗， 

眠餐忆故乡。年年冰涧曲，手煮晚菘长。”(《白水煮 

黄芽菜供客》)他以前贤行径 自我勉励，将昔 日谪居 

龙场的王阳明视为典范：“忆昔阳明子，流离瘴海 

时。平生仰止处，传诵谪居诗。仿佛如相对，高踪 

良可师。”(《宁古塔杂诗》之十二)仿阳明“何陋轩”之 

名，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何陋斋”，所看重的正是 

逆境中对心境的修持。方孝标《先大夫诗后集后 

序》进一步为父亲写心：“颜之日‘何陋居’，仿王阳 

明龙场故事也。⋯⋯遭患难而不以利害得失撄其 

心，理学自持，不易乎世，能忠信笃敬以化其邦之 

人，至遣其子弟受学。有时寻山水奇胜，乐之将若 

终岁⋯⋯此则阳明与先君子之同也。”[2o] 

此外，流人的洒脱心态也暗藏着对政权的疏离 

乃至于对抗。清初各种案狱株连之广，文人境遇之 

悲惨，实为历代所罕见。科场案，通海案，奏销案， 

以及不胜其数的文字狱，无论士人的身份地位，出 

处选择，似乎都难逃朝堂之上的“翻云覆雨手”。 

陈之遴、陈梦雷均两次被遣谪，方氏一门四代远流。 

顺治十年前后 ，魏瑁、李相、季天生等六名臣子上疏 

谏逃人法等事，先后被远戍关外。到顺治十七年， 

皇帝想起这群流徙东北的直臣时，尚存人世的只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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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呈祥一人。① 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，而东北正 

是处于九州之外的穷徼浮海之地。乱世避秦 ，西山 

采薇，穷边之“隐”遂有了别样的意义。李呈祥在 

《木斋诗稿 自叙》中说：“谪居以来 ，闲不可支。回 

思平生，曾学为诗，而无所成。今 日之穷，不得不以 

诗自解；既闲无事，亦不得不以诗自解也。录数十 

首寄诸 同志，要 知 人 自穷 耳，非 诗之 能 穷 人 

也。”[21]所谓“不得不”，正是孤臣孽子之心境。在 

《除日》四首诗中，这种心境表达得尤为明显： 

雪深应尽此生寒，万里边城度腊残。自拨 

炉灰寻片火，布衾更不梦长安。(其一) 

腹有黎羹饱即休，心如枯木那容愁。不嫌 

老大无能事，还逐儿童冰上游。(其二) 

百年难得是闲居，纵到天涯也岁除。却笑 

狂夫狂未改，夜阑风雪理残书。(其三) 

万丈寒冰皎绝尘，雪中松柏益精神。残躯 

那得闲无事，自写春联送四邻。(其四)[22] 

李呈祥自号“木斋”，诗中亦以“枯木”“松柏” 

之精神，笑对前路深雪。“却笑狂夫狂未改”“布衾 

更不梦长安”的骨鲠态度，正是流人诗中“冰雪之 

气”的又一重体现。如函可“莫笑孤僧老更狂，平 

生奇遇一天霜。不因李白重遭谪，那得题诗到夜 

郎”(《解嘲》)；祁班孙“绝漠还何怨，中原孰与亲。 

乘桴常有愿，皂帽恐非伦”(《白石堡遇高丽使者》)，这 

种不屈不挠、昂扬向上的精神，成为流人在绝塞穷 

边的立身之道 。 

困顿生活中的另一种慰藉 ，则是友人之间的相 

互扶持与勉励。函可诗中写道：“知己从来少，况 

当塞雪深。每同开口笑，遂觉缓愁心”，“相见已恨 

晚，更添离别心。几多乡国思，翻向朋友深”(《山中 

思友》)。东北地广人稀，文化氛围远逊关内，而流 

人文士们相埒的文学修养，相仿的经历遭际，往往 

会令他们在异域他乡一见如故，结为知己。张缙彦 

在宁古塔结“七子之会”，其中钱威、姚其章和吴兆 

骞因科场案被遣戍，张缙彦本人因文字犯忌，钱虞 

仲和两个弟弟方叔、丹季则是因通海案牵连。尽管 

年齿、地位、出处抉择、遣戍原因各自不同，但流人 

文士所到之处往往诗文结交，相互砥砺，频繁往来， 

“所居必不远，来往尽风流”可称是当时东北流人 

文化圈的真实写照。函可曾作《寄江南诸同社》四 

①《清史稿》卷二百四十四：“(顺治)十七年，上命吏部开列建言得罪诸臣，其流徙者，举呈祥、瑁、褶、开生及彭长庚、许尔安凡六人。上 

命释呈祥，许瑭、开生归葬。余虽系建言，情罪不同，无可宽免。” 



首，其一云： 

白日歌声满大荒，于今斯道属辽阳。翻嫌 

李白归来早，不得长吟向夜郎。[23] 

明清之际，江南文社林立，洵一时之盛事；而如 

今“白日歌声满大荒”，结社之风亦流播塞北。“冰 

天诗社”的建立，在清初东北文坛乃至中国流人史 

上，都是意义深远的。之后盛京、尚阳堡、b魁、宁 

古塔诸地，均不乏流人赠答酬和之诗。方登峄诗赠 

年逾古稀的陈梦雷和满族流人图尔泰，“我与两君 

忧患交，三人头上都如雪⋯⋯且喜黄沙白苇中，皤 

然二老情相悦”(《逸叟以诗寄阿郎，道困窘之状，省斋和 

以慰之，余亦武韵》)；祁班孙从宁古塔迁兀喇，赋诗留 

别吴兆骞，“青宵欣把臂，达旦笑联床。晏仰聊苏 

息，驰驱又断肠”(《复还兀喇留别松陵吴生》)，惜别流 

连之意宛然。康熙朝流人、翰林院编修杨埴在《谪 

居柬友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同是天涯万里身，相依萍梗 

即为邻。闲骑蹇卫频来往，小擘霜螯忌主宾。明月 

— —  满庭凉似水，绿莎三径软于荫。生涯多难情愈好， 

三 罟 未觉人间古道沦。”[24] 
== 这种慰藉并不仅限于流人之间，东北民风淳 

== 朴，百姓热情好客，吴板臣《宁古塔纪略》云“大率 

三三苫 信义为重，路不拾遗，颇有古风”(25]。很多满族官 

三三2 员对汉人文士亦以礼相待，方孝标在《鹦哥关》诗 

三三 前小序中感叹：“若朝士度此，关吏尚携壶浆 ，再坐 

_  ̂ 而饷，呼‘哈方’①而不名。其如中原征求苛扰之弊 

则无，庶几‘讥而不征’之古风云。”[26]祁班孙“受 

此柴桑邻，欢携下屯约”(《迁所》十五首之二)，方拱 

乾“猎骑贻筐果，村童馈钓鳞”(《宁古塔杂诗》)，种种 

描摹极富生活气息。陈之遴《饮郊外》诗中“野人 

今渐狎，杯 酌屡逢迎。塞 酒兼甘 酢，村 庖半熟 

生”[27]，与当地父老 日渐相熟、杯酒逢迎的场景颇 

有熙熙融融的田园之乐。在困顿的流放生涯中，这 

样的殷殷之情有如雪中送炭，同样是一种未曾沦亡 

的“人间古道”，在诗中描绘出桃源般的方外乐土。 

三、山川迢遥：思念与自悔 

张缙彦《塞外山论》中写道：“若夫恒山以北， 

医巫闾以东，越在荒服之外⋯⋯余自辽水人宁塞， 

遥望长白山，绵亘千里，两江发源大而且近，今尚不 

列于岳镇，况过此千里、万里乎?”[28]作为清朝“龙 

兴之地”的盛京，依然被视为边远之“荒服”；更北 

①满语“官员”意，通常音译为“哈番”。 

边的兀喇、b魁、宁古塔等地，则又隔了千万里之 

遥。人不能归，所以远望，戍所与家乡之间的重重 

阻隔，令流人诗作带有一种独特的空间感，以及随 

之而来的强大张力。对亲人的牵挂眷恋，对乡园的 

恋慕思怀，以及殷殷盼归的复杂心曲，也总在山川 

迢遥之间情思鼓荡。 

流人诗作中，思乡诗占了极大的比重。戍所遥 

远，音书难寄，无处着落的思念之情犹如冰炭置肠。 

若有书信前来，又唯恐是噩耗相报。函可《秋思》 

便浸透了这种椎心泣血之痛：“⋯⋯前月片纸来， 

摧胸裂肝肠。闾井十无一，举家惨罹殃。叔弟尚伏 

枕，一命尚微茫。母死恐未葬，弟死谁盖藏。登山 

苦无梯，渡河苦无梁。山木何倚俯，河水何汤汤。 

安得高飞翼，驾我以翱翔。狂雨 日下来 ，白昼黑淋 

浪。”[29]清兵南下后，在广东地区遭到了激烈的抵 

抗 ，遂大肆屠戮，函可的家乡博罗“十不存一”[30]。 

有摧心裂肝之痛，却无法逾越山川的阻隔，笔底悲 

愤无以言表。顺治八年(1651)，函可居于沈阳城 

南普济寺，挥笔写下八首歌行，痛悼兄弟、姐妹、父 

母、故园、家国。其一云： 

罪夫罪夫胡不死，百千捶楚余头趾。 

乡国遥遥一万里，中有蔓棘及弧矢。 

肉骨丧尽不得归，远碛苍茫大风起。 

大风起兮沙闭天，谁非人子兮心怒然。 

安得手扶 白日兮，上照四塞之荒烟，下照 

万丈之黄泉 ![31] 

长歌当哭，字字血泪，身世浮沉之惨，满门死难 

之恸，山河破碎之悲，于朔风冰雪中交融于笔底 ，正 

所谓“笔尖有鬼石流血，天地无情难永诀”(《辛卯寓 

普济寺作八歌》之八)。在科场、通海等案狱中被牵连 

的文人也同样身经骨肉分离之惨，祁班孙老母在 

堂，妻子正当盛年，兄长独 自一人奔走支撑，“北堂 

多白发，欲问涩口唇。少妇处深闺，形影不出门。 

同生苦奔走，昨岁离梁陈。”(《迁所》十五首之六)吴 

兆骞在家信中写道：“试思吾家，戊戌之前，何等规 

模，一旦祸发，家破人离，如瓦解冰泮。”[32 3《秋笳 

集》中“只应一片江南月，流照飘零塞北人”(《将赴 

辽左留别吴中诸故人》)，“最怜酒半凭栏处，萧瑟江山 

只雁来”(《沙林同友人登完颜故台》)，“旧业凋残归不 

得，望乡何处更登台”(《沈阳旅社赋示陈子长》)⋯⋯ 

映照万里的明月意象，南北传书的鸿雁意象，登高 






